更多原创论文请访问论文同学网(www.lwtxw.com)

浅谈郁达夫童年经验对其创作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他以贰臣逆子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中，他通过对人类的私欲、性欲、情欲的暴露性描写显示出对时代的抗争与呐喊，显示出性格中令人注目的力量，“他的清新语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的心”（郭沫若《论郁达夫》），——他，就是郁达夫。郁达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具有一套独特的创作主张，他明确指出，“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么样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所以我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这里他特别强调的是作家“一己的体验”，在这种创作观的影响下，郁达夫的小说、散文、旧体诗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尤其是小说，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形式内容，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他总是以自己的体验为基础，通过对人物心理和情绪变化的直接描写直率抒发主观感情，可见体验在其作品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那么何谓体验？体验是作为生物性的人和社会性的人，他所经历的过程和见闻及其从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中见出意义、思想和诗意的部分。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情感、记忆、知识、意志等。根据心理学理论，人在童年时期已经形成了更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的联系……儿童情绪情感的深刻性、稳定性不断增强”。童年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人的知识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而且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不可逾越的开端，对于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于艺术家来说，童年时期的经验由于更接近艺术本质、更具有审美特征，比其他经验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那些印象深刻的经验往往给艺术家的一生涂上一种特殊的基调和底色，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艺术家创作题材的选择和作品情感或情绪的基调。郁达夫的童年对于他的一生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我们几乎可以在他所有的作品中直接或者间接地看到他的童年，可以看到渗透在作品中的有他童年痛苦经历而造就的忧郁苦闷的感伤。      

    一、童年经验作用于郁达夫的气质性格而对其作品产生的影响

郁家自达夫以上三代，男人多早夭，郁达夫的祖母三十一岁守寡，父亲也在他四岁时英年早逝，因此郁达夫从小生活于孤儿寡妇的家庭中。虽然有两个哥哥，又由于长年在外读书而不能聚在一起，而且祖母潜心念佛，母亲身兼父职，忙于家计，无暇顾念他，他长期禁锢于家中，拥有的是一个孤独而寂寞的童年，陪伴他的只有老实沉静的养姐翠花。同时由于郁达夫生为末子，当他降临时，母亲奶水不足，出生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不良而患上了肠胃病，体质一直瘦弱，这样的环境和身体状况使他变得内向孤独，郁郁寡欢，从小就有神经衰弱。少年的郁达夫开始远行的学子生涯，面对游子的怀乡之苦和不时受到锦衣肉食的纨绔子弟的挖苦嘲笑，他只能深深掩埋了向活泼开放性格发展的可能。于是他爱幻想，好沉思，喜独处，他的神经被磨得十分敏锐，他的气质也显示出了以抑郁质的敏感忧郁为主，带有一种病态的感伤，他知觉敏锐，观察易受到个人主观感情的影响，总是以情绪代替理智。他的童年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感知倾向：小时候他曾独自站在半山的大石上，望着绿野桑田，耳听悠远的歌声时“心里就莫名其妙地起了一种渴望与愁思”的情景。从盼望快些长大，想去天边似的远处，因而“感觉到了对远处的遥念与对井乡的离愁，眼角里自然而然涌出了热泪”后来“只呆呆的立在那块大石上的太阳里作幻梦”。（郁达夫《我的梦，我的青春！》）  

在这里，情感的体验几乎替代了对客观景物的理智地反映，敏锐的感知受着主体情绪被动的影响，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就表现为强调主观，注重感情，注重表达主人公的情绪。在其代表作《沉沦》第一句“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这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感觉，孤独到了“可怜”的地步，在表达形式上，一句话自成一段，而且直接用“觉得”字样，把主人公内心的自我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全文写了对景伤情的感觉，在世间现实中的自我感觉，通篇贯穿而下的是“觉得”，文章几乎是一部漫长的心灵史，只有感知很少理智。由于孤独的童年孤独的性格，他的作品主人公也都表现为孤独的人，即所谓“现代寒士”或“零余者”，他们是多愁善感，哀怨忧郁的“弱者”又是独善其身，宁死不屈的“强者”。《沉沦》中的主人公，不公的遭遇使他感伤，他的心中有无穷的惆怅，觉得日本同学排斥他，中国同学不理解他的心理，他就是一个空虚孤独无奈的他，“孤冷得几乎到将死的地步”；《还乡病者》中质夫“他的状态就是在一条面上好象静止的江水里浮着的一只小小是孤船”……

二、童年经验与郁达夫作品中“生的苦闷”

郁达夫在《悲剧的出生》里写到“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调。第一，我的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丛中我们可见这种饥饿的感伤对他的影响。的确，他从呱呱坠地就没有吸足过一餐饱满的奶汁，大年除夕夜，家家户户吃热腾腾的年夜饭时，只有郁家冷冷清清，母亲在乡下收租，全家只能饿着等待，贫困和受欺凌使他最初形成的感觉就是饥饿以及由饥饿带来的恐惧。令他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带着他硬着脸皮去赊皮鞋的事，他们受尽了白眼，到处受拒绝，那一次，他心中唯一的虚荣被击破了，于是在以后的生活中“非但皮鞋不要了，就是衣服用具，再也不想用新的了。”他对生计的过早认识使他过早地成熟，使他感觉到了生的苦闷，正如《自传》所说：“生在这世上，身内的一个胃，却怎么也简略不得。”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小说中的人物总是首先感受到生的困难：《烟影》中的文朴“既贫且病”，《秋柳》中质夫脸上的“苍白”，《还乡记》中“我"只有一件半长的长衫：“若把汗水流污了，那明天就没有更换的呀！”，《血泪》中“我”没有住的地方，只好在马路上茫然走动，然后“随便更选一个地方睡下”，穷极之时，两块大洋，也得忍辱而收，《茑萝行》中“我”处于“租了屋没有食，买了食没有衣”的贫穷状态，“一踏了上海的岸，生计问题就逼紧到我面前来，缚在我周围的命运的铁锁圈，就一天一天的扎紧起来了”，……他们总是那么穷，为了生计而产生愁，于是也就自然地显得那么恨，产生一种类似郁达夫的“拼命地读书，只与同学中的贫困者相往来，对于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一律鄙视”癖性，《零余者》中说的相当明了“袋里无钱，心中多恨”，《还乡记》中“我”由于受足了金钱的迫害，反而由想金钱走向恨金钱的极端，对金钱顿生复仇心思，用尽全身力气，拼死践踏。《茑萝行》中写“我”要自杀，也要先“用了我的无用的武器，至少也要击杀一二人间的人类”，愤恨之词，溢于言表……生的苦闷不断的缠绕着人们，让人困苦不堪悲愤难受，郁达夫的童年中的那些穷愁，母亲因为穷极不得不向人借钱，不得不抵当衣物的酸楚，不顾颜面尊严为了他的一个愿望而去赊皮鞋忍辱受气等等的一切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再现。他对人生的苦闷的反思，即人本来应该独立自主，但自己却不能支配命运，反而被生计压迫，使命运维系于别人手中，人生的悲哀和无意义，也就显得更加深刻。

三、童年经验与郁达夫作品中的“性的苦闷”

性的苦闷是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最难忍受的，也是郁达夫最为集中表现的，他以其“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如迅雷急电一般突破了封建礼教所设置的人性禁区，深入到生命的最基本层次，叫出了源于人性深处的痛苦和悲哀。郁达夫之所以能在性苦闷这一敏感的领域作出开拓性的探索并取得重要成绩，也首先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我们知道他的童年缺少母爱且体弱多病，这都影响到郁达夫童年的心理健康。而且，母亲常常在外受到欺负，便回家对着丈夫的遗像痛哭，母亲的软弱可欺，使郁达夫感情受到创伤，经常产生胆怯、忧郁的感情体验，也形成了对女性的依恋性格，他的生理发育也特别早。郁达夫从13岁到16岁时就有了一次初恋，“望春之意”在看到故乡的一位赵家小姐“一见倾心”时便已经“同北方厚雪地下的细草萌芽一样”滋生出来，“整整地扰乱了他两年的童心”；初到上海，都市的红男绿女，又进而在他心理发酵成了“色情的迷梦”，生理上的发育和完善，对性生活的神秘幻想在他的心中再也抹不去；到了日本以后，女伶名优，酒楼妓馆，以及异国情调和异国气息不断刺激着他，诱惑着他，他对性欲也自然更为渴求。这样的童年经验（及一部分青年经历），使他在狂热而无法满足时，渐渐变得压抑，变得苦闷，于是他因不自觉偷看了寄宿房东的女儿隆子洗澡而又沉浸于一种不能自拔的复杂情绪中，于是他用自叙传小说的创作进行艺术的“移植”，把内心的情欲冲动升华为艺术创作的冲动，通过作品把自己“丑恶”的灵魂和恶劣的心境倾泻于众。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作品中的关于“性的苦闷”的描写也是在童年经验的作用下结合他的其他经验加以艺术加工改造而成的。

我们来看他的小说，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带有作者自身的影子，但是又不是一种“一个人固有的私情”。他在小说中一次又一次地表示人要是没有青春期没有性的发作就好了，然而性的苦闷却不断的影响着人物，影响着他们的命运。《沉沦》中，“他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终究不得不做她们的俘虏”；《茫茫夜》中说得更伤心“可怜我这一生还未得着女人的爱惜过”如有可能甘愿用全部学识“换一个有血有泪的拥抱”；《秋柳》中“目下断绝女人有两三月之久的质夫只求有一个女性，谈谈就够了”可见其苦闷程度。郁达夫的小说中还有强烈的灵与肉的冲突，作品中的人物，在寻求性欲而无法实现时甚至会去嗅少女走后棉被上的温馨，去骗取女人的缝衣针在自己脸颊上狠刺，直到感到亢奋……这样的变态满足后又不断的因为自己的罪恶而不安，于是谴责自己“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这实际上又是郁达夫本人的体验上的冲突与矛盾，是他的童年经验留下的痛苦与无奈的一种体现和深入。

四、童年经验与郁达夫作品中的爱国热情

郁达夫所生长的环境是中国受到欺凌瓜分的年代，中国的弱使郁达夫在日本被受冷落和歧视。他在自传中曾写到：“在和日本少女接触时，她们一听到弱国的‘支那’二字，哪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人对人的好感呢？”可见他在异国受侮辱，感到悲愤和隐痛之深，那时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富强是他最为盼望实现的。于是他立下“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决心，可是他处处碰壁，爱国热情也就不断冷却，他弱国子民的悲哀愤懑就自然得深入他的作品中终于喊出“沉索性沉到底吧”的呻吟，作品中也更多的战时的是“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的凄婉的悲叹。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的童年经验对于其作品的影响，也可以清楚地了解他的童年经验都是一些缺失性的体验，即他的童年都是处于缺失状态中。但也正是因为他的童年的缺失性激活了他的创作力，帮助他提炼出了由情感而形成的意象，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性心理，于是也使他的作品更由魅力，更受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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